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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絶對兒女訓話

64歲的暢銷小說作家楊小雲，處在權威的上一代和開放的下一代之間，發展出一套親子相處哲學。這樣的阿嬤，也顯現時代的變遷。

楊小雲來自典型的軍公教家庭。在她成長的40年代，家家戶戶普遍過得簡樸，也十分重視傳統，過年要向長輩拜年、生日要拜壽；吃飯時如果奶奶還沒坐下，小孩子就不能開飯；長輩說話，小孩只能聽，沒有說話的份。

這樣「長幼有序」的教育固然讓孩子謙恭有禮，卻缺乏溝通、親子間比較疏離，「跟父母不太能坐下來聊天，」她說。

楊小雲並不覺得這樣的親子相處模式很理想，加上她的子女是極有主見的一代，所以她用聆聽、擁抱取代傳統權威教育。

聆聽比說教重要

很多父母抱怨孩子不跟他們講話，楊小雲認為，事實上是因為父母不聽孩子講話。孩子一開口，父母就反駁、說教，孩子當然不願意講。

楊小雲的兒女回家抱怨課業、工作，她會先耐心聽，孩子說完她再表示意見；孩子考高中、大學，她也不干預他們選學校、科系，尊重孩子的選擇，從旁提供建議。

「我學著做個會『聽』的媽媽，從聆聽裡了解他們，樂意當他們最好的抒發管道，被接納的孩子才會快樂、有自信，」她笑說。

她還會向子女道歉。兒子上小學時，有一次楊小雲在兒子睡前順手抱了他一下，沒想到小不點竟說：「沒經過我的同意，你不能抱我，你要道歉。」楊小雲氣得說不出話，回房思考了10分鐘，覺得兒子其實也沒錯，身體不能任意被碰觸是基本人權，只是兒子的態度傷害了她。

她回到兒子房間表示歉意，沒想到兒子起身抱住她，也向她道歉。「兒子從這件事學會了道歉。」

抱出好感情

擁抱也能增進親子關係。楊小雲的女兒念高三時，有一天放學回家後盡顧著洗澡、吹頭髮、擠青春痘、講電話，到10點還沒打開書包，楊小雲不禁著急地說：「你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念書啊？」女兒回嘴：「你老是叫我念書，為什麼好久沒有抱抱我？」

楊小雲愣住了，想想最近的確太忽略女兒的心理感受，於是她走近女兒抱抱她，說「是媽不對，應該多關心你。」

「這一抱，許多親密的感覺回來了，」楊小雲說，如果她當時吼回去：「抱什麼抱，念書最重要！」不知母女關係要僵多久才能恢復。直到現在，她和兒女都還有擁抱的習慣。

這件事讓楊小雲學到，孩子需要的，往往跟大人想的不一樣；父母也不需用責罵、說教的方式展現權威。「父母其實是透過子女得到成長，」楊小雲深有體悟。

隨著時代變化，新事物、新觀念也帶來許多衝擊。楊小雲本來很抗拒電腦，但現在她已學會打字、收發電子郵件，也能享受電腦帶來的便利了。

跟阿公阿嬤搏感情

你對家裡的「老寶貝」了解多少？有多久沒跟他們聊天了？試著走進阿公阿嬤的內心世界，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· 陪伴

老人家需要人陪，也喜歡人陪。資深演員文英是演藝界的「公務員」，週末不排工作，兒孫會來家裡團聚或全家出遊，是她最期待的快樂時光。 

· 噓寒問暖、聊天

老人家記憶力驚人，又愛敘舊，話匣子打開就停不了。 

紀錄片導演李靖惠說，拍片時和外公外婆聊天，才發現外公曾留學日本，日據時代當過村長，外婆則是戰爭時婦女農耕隊的會長，帶領婦女種稻米支援前線；她也發現外公外婆是怎麼相識結緣的。 

「我第一次這樣深刻地了解親人，找到自己生命的脈絡，」李靖惠說，去看年長者的生命，會促使她思考「人生要追求什麼？」等自己到了阿嬤的年紀，回顧生命，是不是覺得踏實，沒有虛度此生？ 

· 善用新科技

數位相機、家用攝影機、網頁、光碟都可為阿公阿嬤留下珍貴影像。 

李靖惠曾拍過外公外婆的紀錄片《家在何方》，現在他們都已過世，這些影片更顯珍貴。

李靖惠的同事則將父親的照片做成網頁，在生日時播放，父親感動落淚。「他們需要受重視的感覺，」李靖惠說。 

· 創造時機

利用阿公阿嬤的生日、結婚紀念日、父親節、母親節來個家族聚會、敘舊談趣事、看老照片說故事，都可讓家人感情更緊密連結。 

· 尋根

屏風表演班執行長李國修一直以為自己在二重埔出生，因緣際會下找到戶籍資料，才發現出生地是中華商場原址的違建，並確定自己的生辰。他又循線找到父母來台灣後第一個落腳地基隆。後來李國修還帶女兒再尋了一次根。 

這段「島內尋根」讓李國修知道了生命的源頭，也讓他和家人的情感連結更緊密。 

· 文字傳情

台大語言所暨外文系副教授江文瑜曾讓學生寫作業「阿母的故事」，學生紛紛抱怨：「自己的媽媽有什麼好了解的？」完成作業後，學生卻告訴她：「我第一次和媽媽促膝長談，原來她走過這樣的歲月」、「原來爸媽是那樣認識的」。 

「學生好像偶然間發現了一些秘密，其中也有屬於自己的。兩代間更多了解，就會更多體諒，」江文瑜說。

華視總經理、作家小野一家人一直有彼此寫信的習慣，連夫妻吵架後也寫信道歉。小野的太太、也是作家鄭麗貞說，文字更能自由地表達情感、了解彼此，有時用說的反而不自在。

書寫　和解　重生

對鄭麗貞來說，寫《卡桑》一書是與母親和解的過程。 

她的母親生在男尊女卑、沒有婚姻自主權的時代，結婚後仍難忘初戀情人，不時與「他」見面，後來母親選擇自殺，逃避心裡的苦、輿論與道德的壓力。

「母親出軌，是我成長過成中沉痛、難以啟齒的記憶。我一直憤怒、很難諒解她，」鄭麗貞說，直到婚後，跟母親一樣當了太太、媽媽，才體會女性與生俱來對情感的需求，而這種需求不該輕易被否定、譴責。

鄭麗貞開始轉為同情、諒解母親。「她短暫、辛苦的一生，反映了當時女性的悲哀。」寫書的過程讓鄭麗貞與母親完全和解，也思索「女人到底是什麼？要什麼？」

跟阿公阿嬤搏感情，即將到來的母親節當然是個好機會，不過更要讓這份關愛持續下去，全年無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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